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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建设完成之后，我部接受

命令立即开赴前线，到中线去接

防。漆黑的夜晚，我们摸黑上前

线，正式与敌人战斗。这一场阻击

战，我们从 5 月上去，到 10 月底下

来，整整坚守了5个月。

这一段时期，正是我方防御最

艰难的阶段。我记得我们营400多

人，一场仗打下来只剩83个。所有

部队，一旦伤亡较大，立即有新兵

补充上来。仅仅五个月的防御战，

我所在的营里士兵不知补充了几

波。我都算得上“元老”级别了。

战场惨烈，连后方都随时有牺

牲的可能。有天吃晚饭，有战友一

组3个人，在防空洞口吃饭，敌人一

炮弹打来，血肉横飞。

某天，正值我们连接防，我正

在战壕中警戒，团参谋长来视察，

还要到位于最前沿的某营指挥所

去。他只带了2个卫兵，班长派副

班长带着我和战友形成一个组（3

人）护送他前去。冒着枪声、炮声

和硝烟，我们将团参谋长顺利护送

至营指挥所，准备指挥即将赶运过

来的山炮加入战斗。副班长带着

战友返回阵地，我则被留下来继续

护卫工作。当时，我被安排在后山

防空洞休息。洞内储藏着山炮

弹。洞外敌军炮弹声不停，震得人

一阵阵耳鸣，疼痛不已。

当时我们跟敌军差不多是面

对面，中间只隔着几百米的山谷。

对面山头上，美国大兵喝酒、打扑

克、跳舞、高声谈笑，我们都看得

到，听得到。

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一位通

讯兵历经危险至营指挥所报告他所

在的连只剩9个人了，弹尽粮绝，苦

苦坚守阵地，希望上级派人过去支

援。该连奉命深入敌后，在背后吸

引敌人的火力，为正面战场争取了

更多宝贵时间。团参谋长令其稍作

休息，天黑前返回敌后阵地，并下死

命令要他们再坚守一个晚上。随

即，团参谋长在营所内召集眼前所

有能调动的兵力——连他在内 13

个人，在夜色掩护下，每人背一箱手

榴弹赶到敌后阵地。团参谋长指挥

我们将弹药放好，鼓励战士们坚守

一晚。没过多久，支援部队赶过来，

我们胜利守住了阵地。

后来，我受命护送团参谋长返

回团指挥所后就回去寻找自己部

队了。那时已有大批志愿军部队

入朝。在返回营地的途中所见到

处都是士兵。每个山头、山谷里都

驻扎着部队。一路寻回去，营教导

员正在招集人手往前线运炮弹。

那种 60 炮的弹药，2 发一箱，很

重。我们每人一箱，人工扛到前线

战壕。当时正是防御战打得最辛

苦的关键时刻，敌机日夜在战场上

空盘旋，不时有炮弹落在头顶、身

旁。双方状况胶着，阵地犬牙交

错。很多阵地前线都深入到敌军

腹地。我们运送炮弹的目的地就

是其中之一。我们白天躲避，夜晚

快速行动，途中经过多条强封锁线

并遭遇空中飞机的威胁。

1951 年 10 月底，我们部分师

团被换下前线，在后方修整，补充

人员，并进行新兵训练。

1952年，人民志愿军开始打反

击战。当时，部队的武器装备好了

很多。当时我415团奉命在大赫山

（音译，具体地点不可考）进行反击

战斗。美军一般多在白天搞空中

地面联合集中袭击，晚上则固守在

防御工事内不露面。某天晚上，我

排受命配合坦克执行任务。副排

长领加强排，带我们配着轻机枪，

还有两门六零炮，配合6辆小型坦

克小心翼翼地向敌方阵地潜去。

整个过程敌人都没有察觉。我们

纵深入敌后，到了山背面收集到情

报，并于天明前安全返回。第二

晚，只安排一个班配合4辆坦克行

动。谁知刚进入敌方范围就被发

觉。敌人立即强火力封锁，轻、重

机枪围成的火线强大，枪弹像雨点

般密集。拂晓，坦克成功突围，而

我们一个班的战士却被困于敌方

封锁线内一个小山包后面。天快

亮了，敌人的强势攻击一旦开始，

后果不堪设想。几百米之外，副连

长正在山头上命令我们赶快撤回，

战友们的呼喊声在枪声中清晰可

闻。我以为自己会就此牺牲。这

时，班长当机立断，命令我们一个

一个地冲过火线，后面的人作掩

护。在撤退的过程中，听到子弹在

耳边呼啸而过，生死根本由不得自

己。我们一个班回来了5个人，副

班长和几个战友牺牲了。待我们

刚一撤回，敌机开始轰炸，之前藏

身的小山包即刻被炸为平地。

（下转第4版）

英勇无畏，血战最前线

保和平 卫家国
——一位87岁老兵的抗美援朝回忆

■口述：翦象成 整理：翦甜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87岁的翦象成老人（桃源县人，1950年秋参军）

从柜子里拿出小盒子，摆出珍藏的老照片、抗美援朝纪念章，讲述起70年前

赴朝作战的经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老人口齿清晰，唱起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精神焕发，斗志昂扬。

1950年冬，战士们忽然接到命令，

部队到县里集合。区中队在桃源县城

整队，每人发了一床棉被带着个人生

活用品开拔，从桃源步行至长沙。此

时，大家都以为只是正常的部队调

动。在长沙停留2个月，主要是对新兵

进行政治教育，开展学习活动。

到 1951 年春三月，首长开始作动

员，“抗美援朝要出国作战，是保卫自

己的祖国。”详细讲解行军途中特别是

乘坐火车的纪律后，部队要求每个士

兵带齐所有物品，在车站集结。

漆黑的夜晚，火车站里满是人。

我和绝大多数战友一样，生平第一次

坐火车，满是新鲜感、新奇感。

火车连续行驶一周后到达东北，

在安东下车。对岸就是朝鲜，是我们

此次行军的最终目的地。到安东休整

一天，开始短暂的学习培训，学习防空

知识，了解朝鲜族的生活习俗，学习常

用的几句朝鲜话。

由于朝鲜物资奇缺，出发之前，部

队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些干粮、罐

头之类的，衣服被子也是全套的。一

周后，部队准备过江入朝。

那是太阳刚下山的时刻，我们趁

着夜色掩护，抢过江去。

江面上是一座浮桥，大枕木用钢

丝扎起来，战士们依次踏上摇晃的浮

桥，快步过江。队伍绵延成一条蜿蜒

的长蛇，看不到头和尾。刚一过桥，十

多架敌机突然袭来，扔下几十枚炸

弹。作为新兵中的一员，我也是惊魂

失魄，和大伙一起四处乱躲。我们军

队的纪律强，很快重新整理好队伍，继

续步行至入朝第一个关卡：新义州（今

朝鲜新义州港口）。

大家斗志昂扬，以满腔热血和誓

死保家卫国的精神迎接战斗。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步行，我们受

命抢建顺安机场，主要是抢筑混凝土

跑道、滑行道。那是 1951 年 3 月下

旬，我们是首批到达的施工部队。顺

安在平壤北部，所有物资、技术人员，

全部是从中国境内抢运过来。当时

从中国安东到朝鲜平壤沿线的铁路、

桥梁、车站，都必须配备高炮部队，那

些高射炮数量有限，美空军经常来

袭，破坏性很大。我们所有官兵日夜

拼命抢建，冒着被炸的危险，干了一

个多月。

我们要在最短时间内，在最恶劣的

环境下完成如此庞大的工程，整个机

场的抢建不亚于一场战役。我方奋力

修建，而敌方是有周期地破坏。每到

一项工程快要完工的时候，敌机就会

随时“光临”，投下足以摧毁工程的炸

弹。其中有三分之一的火力落在了正

在抢建中的跑道、滑行道及附近。虽

然有高射炮的掩护，有防空警报和防

空洞，但在工程中，有几十名战友不幸

牺牲。

跨过江去，抢建飞机场

7月30日早上，翦象成在“枫林花海”留影。

1955年，
翦象成在第
五步兵学校
的留影。


